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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克思恩格斯两种生产理论揭示了社会生产关系的历史辩证规律，弥足珍贵。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根

据现实要求不断调整生育政策，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放宽生育限制，以应对人口老龄化和改革开

放以来巨大成就所形成和借助的人口红利下降的现实问题。基于马克思恩格斯“两种生产”理论的启迪，

分析研究女性在生育中面临的困境，对消解女性生育困境，应对人口出生率连年下降局势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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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rx and Engels’ two production theories reveal the historical dialectical laws of social produc-
tion relations, which are precious. Since entering the new era, our country has continuously ad-
justed the birth policy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requirements, and gradually relaxed the birth re-
stric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in order to cope with the actual 
problem of population aging and the decline of demographic dividend caused by great achieve-
ment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Based on the enlightenment of Marx and Engels’ theor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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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 kinds of production” and the new changes of the times, especially the advent of the digital 
and data-based labor era,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analyze and study the difficulties faced by 
women in productive labor and childbearing, so as to eliminate the fertility difficulties and cope 
with the declining birth rate year after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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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 年我国出生人口数量 1062 万，相比 2020 年减少了 138 万人。人口出生

率为 7.52%，人口死亡率为 7.18%，人口自然增长率仅为 0.34%。出生人口数量和生育水平都达到历史较

低水平，生育率持续下降的现实展现的是女性生育意愿的持续走低。放开的生育政策并没有带来预期的

生育高潮，可见众多女性对生育持保守态度。女性生育意愿持续走低其背后有着复杂的社会原因。本文

以马克思恩格斯两种生产理论为视角切入，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实启迪，分析进入新时代“两种生

产”理论的新变化、“两种生产”中社会评价体系失衡问题、女性社会化与女性生育之间存在的矛盾等

问题，并尝试提出平衡两种生产失衡状态，消解女性面临的生育困境的对策。 

2. 马克思恩格斯两种生产理论的理论原理 

2.1. 马克思恩格斯两种生产理论的萌芽 

《1844 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是马克思主义形成阶段的重要著作，在《手稿》中，

马克思谈及到女性权益问题，力图将女性解放与全人类的解放相关联。在《手稿》中，马克思初次提及

两种生产。首先，通过列举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关于“人的类行为生产了人([1], p. 195)”，马克

思指出“人的肉体存在始终要归功于人([1], p. 195)”，得出“人通过生儿育女使自身重复出现，因而人

始终是主体”([1], p. 196)的结论，同时说明“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

([1], p. 196)以上都是马克思在说明，人这以类生物的存续，需要人的类行为，即“生”及其之前的自然

交互过程，同时需要“育”这一存续“生”的社会交互过程。人类的存续需要自然行为和社会生活共同

发挥作用，已经暗含着两种生产的萌芽。 

2.2. 两种生产理论的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谈到人的生存需要一个固定的也是必须的前提，“这个前

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1], p. 531)。人要生活，必须进行为了满足生活

需要的资料的活动，保全人的肉体存在。但随之而来的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

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1], p. 531)。当自身的“新需求”得到

满足后，“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繁(增)殖”([1], p. 532)，进入历史

发展过程中的第三种关系——“家庭关系”，这种为人的繁殖所组成的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

([1], p. 582)。当历史进入这一阶段，马、恩指出，无论是生产还是生育，是为自己生活的生产还是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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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生活生产，都“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1], p. 532)”。两种生

产理论在这里已经呈现呼之欲出的状态。而在此时，为“家庭”这种唯一的社会关系推行的劳动分工对

女性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1], p. 534)。
女性逐渐在为“家庭私有”关系所搭建的社会中隐去自身，只能投身到“自然关系”即人的生产中去，

完全失去自身全面发展的可能。性别压迫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阶级压迫的最初形式，女性面临的异化是人异

化的原初形态。 

2.3. 两种生产理论的趋向成熟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说和资本积累理论中得以对“两种生产”及其关系原理进行

再一次科学说明。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说和资本积累理论中揭示了，作为不变资本的生产资料要和劳动

者的活劳动结合才会产生剩余价值。但“劳动力只是作为活的个人的能力而存在。”([2], p. 198)。由于

道德和生理的限制，劳动力所有者也不可能无限的提供劳动力，“因此，要使他不断出现在市场上(这是

货币不断转化为资本的前提)，劳动力的卖者就必须“‘像任何活的个体一样，依靠繁殖使自己永远延续

下去’。”([2], p. 198)。劳动力问题与人口问题直接挂钩，而人口问题直接女性的生育接连。生育问题

不再是私事，生育问题的高度从一家一户的私事变为整个社会调控的“大事”，女性在之中既看到了解

放自身的可能的力量，但同时也受到更深的宰制。 

2.4. 两种生产理论的成熟发展 

1884 年，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进一步阐明了“两种生产”理论——“根据唯物

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

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人种

的繁衍。”([3], p. 15)。这是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呼之欲出的两种生产理论直接点明。同时，还将

《资本论》中，人口对于社会的价值、两种生产之间相互渗透的密切关系、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必须是两

种生产的统一阐述出来。恩格斯指出“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

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3], p. 16)。
直接揭示了家庭与社会之间分置的现实。家庭为私领域，而劳动则处于社会公领域。“丈夫在家中也掌

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单纯的生孩子的工具了([3], p. 68)”。

女性只有通过丈夫或者儿子才能与公领域发生联系，建立起一种单薄、脆弱的“社会关系”。 
由以上对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献中两种生产理论的历史发展过程的梳理可以看出，两种生产理论揭

示了人口生产所体现的自然和社会双重关系、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辩证关系原理、女性在私有制下劳动

的类本质被剥夺，沦为生育工具，女性严重异化的事实。对两种生产理论的进行事实求实的分析、平衡

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的评价，对于妇女摆脱单纯生育工具，重新获得劳动的权利，重塑女性作为人的本

质力量，实现妇女解放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启迪作用。 

3. 基于两种生产女性双重身份生成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1960 年中国生育率达到 5.7‰，2016 年已降至 1.6‰，不仅远低于 2.45‰的全球

平均水平，还低于 1.67‰的发达国家平均水平。近年来，即使我们调整了生育政策，我国生育率仍呈现

持续下降的趋势。 

3.1. 进入生产领域中的女性 

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由于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制造了大量的劳动力缺口，妇女和儿童被“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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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参与到公共劳动之中。妇女解放迎来第一个短暂的高潮。当然，因为种种限制，那是妇女从事的工

作极度单一。但，随着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产业的发展，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席卷全球，致使世界面貌

发生了极大的改变。新技术的产生引起的生产力的发展带来生产关系的迅猛调整，劳动的形式发生了全

所未有的变化，数字技术成为生产支撑，知识取代体力成为生产的首要要素。在此基础上，女性进入劳

动领域的可能性场域打开，并且在事实层面，大量的女性在不断进入劳动力市场，聚合自身除生育之外，

弥散日久的另一半“生产关系”。“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

过程”。([4], p. 591)。进入劳动领域，从事物质生产，建构自身的社会关系，解开“女性”的枷锁，谋

求自身解放，重塑自身作为人的本质。女性在参与建立社会关系的社会劳动，从家庭的私领域中“出走”，

不断认识到两种生产的对立现实，意识到，“私领域”对女性进行的无声的剥削。但与此同时，女性在

社会层面上被规训和“割裂”，女性身上的枷锁并没有完全被粉碎。即使女性走出了家庭，参与了社会

生产，但是社会对女性的要求确实最终回归家庭，回到“私领域”之中去，去进行无私的、伟大的生育

劳动。女性的从事公共劳动者和社会生产的期盼与回归家庭成为家庭主妇的社会要求发生了冲突。 

3.2. 女性双重身份与生育困境 

“公领域”建立社会关系的劳动与“私领域”从事生育和家务的劳动塑造出来女性的双重身份。而

在两种生产的社会价值评价标准是不对等的社会现实之下，女性具有双重身份就有了难以调和的矛盾属

性。女性不断被诘问，如何平衡事业与家庭，似乎家庭只是女性一个人的责任。同时“生育劳动”和“物

质劳动”的不对等势必引发女性群体认知与社会规训之间的冲突。女性在家庭中所从事的生育工作没有

被肯定，赋予社会价值，家务劳动或家政服务被看作非生产性的，未能纳入价值创造的领域。女性在家

庭中的劳动统统被当作“影子劳动”，“非生产劳动”习惯性地视而不见，并且对待女性的这种牺牲产

生了两种不同的声音，即“那个女人不这样”和“女性是无私的”。这两种声音却具有同一种导向——

女性对家庭的付出是“理所应当”。“母亲”的身份被架设在女性的自然身份之上，似乎成为母亲，女

性的社会属性再能建立起来。也似乎只有女性要承受两种生产带来的“双重身份”的困扰。 
女性的双重身份“矛盾”不可调和的根源在于，“私领域”中的劳动产生的价值并不被认可。女性

并不能在“私领域”的劳动中收获恳切的自身价值认同。因为“私领域”中的劳动没有“价值”。这里

的“价值”并不是指代意义，而是社会领域中被承认的“市场价值”。上野千鹤子老师认为，家务劳动

成为“非生产劳动”不是因为这种劳动不生产价值，而仅仅是因为这种劳动被市场排除在外。价值的本

质是社会生产和交换关系。劳动的价值是在交换中得以实现的。由于家庭在私有制下成为私人领域，不

被纳入市场体系之中，家务劳动自然没有进行交换的可能，因此，被认为没有“价值”。女性在家庭之

中，辛勤劳作，但因为这种劳动不能被一般的市场化等价交换的原则笼罩，女性的劳动就成为“无价”

与“无私”的。成为一位母亲，最大的成就成为抚养来成功的后代，“私领域”的劳动成果，即孩子，

只有得到“公领域”的认可，为“公领域”的社会劳动创造了价值，母亲才能“沾光”，得到回归私领

域之后，长期投入和付出能获得的最高称赞——“真是个好妈妈啊”。但是，这并不是对她自身最恳切

的赞扬。 
在两种生产贡献的不同社会价值取向下，生育变成女性的负担。生育成为女性进行自我解放的阻碍。

市场只肯定能够进入它评价体系中的物质资料生产，对于不在它体系之内，却为它的可持续运作努力的

人口生产和家务劳动视而不见，这生产劳动的承担者恰恰就是大量的女性，并不否认偶然的男性个例，

但是，用个例去否认“多数”这样的现实是毫无意义和价值的。女性已经在生产力快速的发展势态下被

裹挟着进入了“公领域”的社会生产之中，挣脱了“家庭私有”牢笼的束缚，看到了自身蕴含的可能，

保有对自身自由全面发展的期待，“生育”的“伟大”光环已经被现实祛魅，在事实的趋利下，在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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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的抉择中，放弃“生育”是一种并不令人感到惊讶的抉择。女性解放自我需要女性参与到社会劳动

中去，女性也有参与到社会劳动中解放自我的需要和现实可能，有选择的舍弃生育的责任也就成了价值

作用下一种必然。人口生育率持续下降，女性生育意愿低迷，生育制度不是最主要的限制。 

4. 缓解我国目前生育愿望低迷现象的路径选择 

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大厦的基础，两种生产的不平衡状态和平衡发展的实现都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

女性的解放和两性的平等也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才有可能实现。除了持续推进生产力发展之外，本部分

试图寻找缓解两种生产失衡导致两性不平等以及带来的生育意愿低迷状况的对策。 

4.1. 大力推进数字化进程 

首先，通过建立数字化教育资源库，降低教育成本。在受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前提下，女性进入社会

生产的发展道路极其艰难。女性在谋取自身解放时，出现两难兼顾的局面。教育是需要前期投资的事业，

因此需要成本。对于教育的成本的承受能力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了教育资源的分布和教育机会的平等。

数据研究表明，在教育有较为高昂的成本负担时，对于女性受教育的负面影响更大。很多农村家庭，如

果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孩子，在家庭教育支出紧缺的情况下，往往会供男孩上学让女孩弃学。这种情况

在现实中大量存在，从张桂梅校长创建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的事例中，我们就能窥见一二。 
其次，数字化时代，非物质劳动的价值与意义更加凸现随着智能化时代的到来，粗放型生产方式正

在被逐步淘汰，第三产业中对于劳动力的需求持续上升，高新技术产业人才的需求会越来越大。观点、

情感、信息与文化产品的生产需求扩大，对于体力的需求低，知识与技术的要求高。科学技术的发展打

破了工厂与家庭之间的壁垒，女性在参与社会生产和家庭事务中寻找到了积极的平衡方法，不过这需要

女性有良好的教育背景，能够熟练运用互联网及其相关产品。提供女性更多的受教育机会，促使教育公

平，不仅仅是解放女性的生产力，而且是提供女性发展机会平等的重要起点和契机，真正落实发展机会

平等。受到良好教育的女性不仅可以参与到社会生产中推动生产力发展，还能更好抚育下一代，形成良

性循环，女性素质的提高关系到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 

4.2. 尊重女性生育贡献 

其一，尊重女性的生育权利，将生育的选择权利交还给女性。女性本身就是生育过程的主体和主要

承担者，生产过程的巨大风险需要女性来承担、养育过程的也需要女性的更多投入，那么女性应当拥有

选择生或者不生育、选择生几个、什么时候进行生育的权利。在两种生产价值不对等的状况下，在生育

与女性自身相异化，生育不会让女性体会快乐，生育也没有让女性肯定自己的价值的情况下，应当寻求

如何走出这种“生育异化”的危局，而不是强令女性进行服从性生育。女性的解放是全人类解放的一部

分，或者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对于女性的态度是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女性承担着生育的

责任，但是，女性不是生育的工具，女性的生殖权力首先属于女性自己。 
其二，肯定女性的生育价值。经济学界经过量化的分析与研究，事实证明确实有女性“生育代价”

的存在。“就女性的总体劳动参与率而言，对于全国城镇女性，生育 1 个孩子将使其劳动参与率下降 10
个百分点，而生育 2 个孩子将造成劳动参与率下降 22 个百分点[5]”，人均收入计算也会有相应的收入损

失，而且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所要承受的生育代价就越大。女性在中断职业之后，面领着极其苦难的

再融入问题，中断的工作经验和培训、学习机会实际上是非常难以弥补的。在生产之后，女性在养育的

过程中，也要肩负起更多的事务。这就导致女性在生育之后，更多会选择一些自由、灵活、对母亲身份

友好的工作。工资低、离家近的短期兼职成为生育后女性的首选，在必要时，母亲可以快速中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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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回到家庭中照料下一代的责任。这就是凯恩斯说的“自愿失业”。同时，“妇女在生育中承担的大

量抚养教育责任是妇女不能进入关键生产领域的关键因素[6]”，生育直接影响着女性的就业。 
其三，关注生育女性的身心健康。2020 年，全国孕产妇死亡率为 16.9/10 万，其中：城市 14.1/10 万，

农村 18.5/10 万。女性妊娠带来的非病理性死亡率之高，在人类所有的生理活动中是绝无仅有的。女性在

生育前后的心理变化也是非常显著的。产后抑郁是女性生育之后，遇到的最大心理问题。在情绪方面，

女性会呈现压抑、沮丧、恐惧、易怒等负面情绪，同时还会伴随出现自我评价降低，自暴自弃、自责、

自罪等心理责罚，失去生活的信心。严重的产后抑郁会对妊娠妇女和婴儿的生命产生威胁。肯定女性在

生育中的地位，肯定女性在生育中神圣的价值无论其原因是女性的生育确实有社会价值或者女性在生育

中要承受如此的磨难，这些都应该使我们对作为“人的再生产”主体的女性保有极大的尊重。 

4.3. 完善生育保障体系 

首先，充分落实现有法律法规和生育保障制度。落实男性育产假制度，在此基础上探讨延长男性育

产假的可能。女性是生育的主体，生育政策的调整会对女性的职业选择和职业发展受到极大冲击。企业

在选择时，会将生育完全看作是女性的职责，将生育造成的生育代价完全转嫁到女性身上。女性在职场

竞争过程中就失去了竞争力，企业减少对女性的雇佣。女性单方面的产假制度以及男性不休产假和短产

假现实，会加剧女性融入社会性的劳动生产中的难度和女性双重身份的焦虑，迫使女性对生育进行淡化

考量。落实男性育儿假，使男性也参与到下一代的养育之中，不仅仅使丈夫真正学习成为一位父亲，参

与到下一代的培养和教育中，担负起丈夫和父亲的责任，更是会让育儿的成本在两性之间达成一个比较

均衡的状态，男性与女性同时在两种生产的不均衡状态之下思考和寻求解放，寻求两种身份的统一人群

力量更加磅礴，两性解放的进程应当会更加顺利。 
其次，生育问题作为一个社会性问题，需要全社会发力一起解决。生育的成本应当逐渐社会化，国

家、政府与企业等社会化组织应与个人合理分担生育责任。女性的解放不仅仅需要女性自立自强地参与

到物质生产中去，由于作为“生产”的承担者，女性解放还要得到社会政策的在生育上的倾斜和扶持。

国家和政府应主动承担其责任，分担生育保险费用的主要部分，为进行生育的家庭提供生育保障资金、

发放生育津贴、给予生育补助。通过改善对企业的财政税收政策，降低企业雇佣女性的成本，提高女性

的入职率，从而提高生育保险的全民覆盖率。提高女性孕产期间的经济补偿，扩大保障的覆盖范围。还

可以将生育医疗纳入基本医疗保障、增加生育医疗报销科目和比例，在产假期间分阶段进行待遇支付和

补贴，在新生儿社会化教育成熟之前，每个年龄段发放的数量不同的补助。建立公共托儿所，仿照和借

鉴建国之初的公共托儿所建设经验，由国家和企业同时发力，建立国有的或者是企事业单位所属的托儿

所。分散生育家庭极大的养育压力，加快女性，同时包括承担养育责任的男性重新开始职业进程，减轻

生育家庭照料幼儿的压力和负担，使其集中精力工作，同时，避免新手爸妈在养育子女过程中的育儿成

本浪费。 

4.4. 倡导新型生育理念 

在生育理念宣传上持续发力，推动新型生育观与两性平等观念的形成。中国“直到 2004 年为止，出

生性别比高达 121.78，是世界上出生性别比偏高程度最高的人口大国[7]”。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

示，在 20 到 40 岁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多 1752 万人。2021 年，中国人口性别比为 105.07%。现实与理论

倡导之间仍存在巨大差异。因此，要以年轻人为教育对象，以高校为宣传阵地，在生命教育中加入更加

积极健康的生育理念教育，积极推进更加文明的生育理念形成，力求在新一代的年轻人中破除陈旧的生

育观念。同时，对于青年一代尤其是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一代新兴的生育观念及时进行追踪观察、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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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进行反应。不可否认的是，生育除了是个人的事，另一方面确实也是全社会乃至整个国家的事。人不

仅仅要实现自己个人的价值，还需要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因此，要对“丁克”等新兴的生育理念背

后映射出的人们对于权利与义务的新认知进行分析、研究，并且反应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落实责任

与义务的相关教育。 

4.5. 科学看待女性劳动 

实现两种生产在价值层面的对等，将女性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这种解放实际上应该包含有两重

意思：第一重意思，就是通过各种方式让女性从家务劳动中挣脱出来，少从事或者干脆不从事家务劳动，

进而参与到社会公共劳动中去；第二重意思是，女性依旧可以从事家务劳动，但可以将家务劳动社会化，

将家务劳动从私领域扩展到公领域，使家务劳动贡献得到社会的价值认可，实现市场评估对家务劳动的

覆盖， 
第一重意思中，女性要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依托的是生产力，尤其是科技的发展。在家务劳动

完全实现全自动化的时候，不光是女性，人类会完全摆脱家务劳动的束缚。在这种情况下，女性自然而

然的就会从家务劳动中完全解放出来。在现阶段，借由现代科技的进步，一些代替女性进行家务劳动的

机器已经出现，女性也因此实现了一定程度上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获得一定的自由时间。这种解放

是在依旧是私有制下的女性解放，私有制下作为女性地位丧失的根源，在私有制下的女性解放势必是不

完全、不充分的，女性就沦为劳动力蓄水池中的一部分，当社会需要劳动力时，女性就从家庭中走出，

参与到社会物质资料生产中去，当劳动力饱和时，女性就被要求重新回到私领域——家庭的琐碎劳作中

去。 
女性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的第二重意思——家务劳动社会化。“只有在废除了资本对男女双方的

剥削并把私人的家务劳动变成一种公共的生产部门，以后男女的真正平等才能实现([3], p. 672)。”在生

产力足够发展的前提下，将家务劳动从私人领域中解放出来，实现私领域和社会尤其是市场这一公共领

域之间的融合。也就是废除私有制，同时废除家庭与社会之间的隔膜，使家务劳动有被社会认可的公共

价值。女性要进入到物资生产中去，在既要进行物质资料生产又要进行家庭劳动的时候，实际上承受着

双重压力，而且家务劳动别认为是私领域的事情，承担着压力，但却没有任何收获，没有被肯定。两种

生产的逐渐失衡是因为私有制，女性地位的丧失是因为私有制，两性不平衡的根源是私有制，按照“人

的需要必然调节人的生产([8], p. 224)”，生育低迷的原因也逃不开私有制的局限性。 
但是“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

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9], p. 3)。只

有生产力得到了充足的，极大的发展，旧有的生产关系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已经达到极限，已经不可挽回

的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在那时旧有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生产关系势必会被超越。“妻子在家庭中是无

产阶级([10], p. 85)”，女性解放与无产阶级解放和全人类的解放是一致的。因此，女性解放解放事业是

全人类解放事业的一部分，只有在生产力发展到阶级能被消灭的时候，女性的解放、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才是可能的。 

5. 小结 

通过对两种生产理论的理论溯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随着马、恩思想的日趋成熟，对于人口生

产的认知不断加深，对于女性解放的论述也不断深化。从两种生产对于不同时期社会的影响可以看出，

在不同时期，两种生产经常处在不同的社会地位上。但是在私有制出现之后，这种不平衡被固定下来，

而且这种不平衡是基于天然的生理上的不同和性别上的分工被人为地、强制地固定下来。劳动的异化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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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工人躲避劳动就像躲避瘟疫一样，生育对女性的异化也使女性像躲避一种负担一样躲避生育。通过种

种手段，缓和现有阶段两种生产的不平衡甚至是对立，积极发展生产力，消除两种生产不平衡的本因—

—私有制，才是实现女性解放，解决人口生育意愿持续走低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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